
38责任编辑：徐 健 艺 术 2018年2月23日 星期五

马健翎这位从延安走出的戏剧家，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

代，就以秦腔等剧种的形式创作了多部现实题材戏曲作品，确

立了戏曲现代戏的历史地位，为中国戏曲翻开了新的一页。

马健翎和他领导的民众剧团为戏曲现代戏竖起了一面旗帜，

立下了一座丰碑，奠定了厚重的基础。从此，开始了戏曲现代

戏的历史新纪元。

马健翎自觉地把戏曲的美学传统和表现手法运用于现代

戏，创作、导演和演出了多部贴近时代、贴近生活的作品，成就

了中国戏曲现代戏的崭新艺术形式。自马健翎和他领导陕甘

宁边区民众剧团开始，戏曲现代戏从内容到形式、从题材到表

现手法都有了新发展。

马健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到北京大学求

学，1937年，马健翎回到陕北，参加了陕甘宁边区民众剧

团，开始了戏曲改革探索之旅。他深入地探索中国戏曲的美

学精神，探索传统戏曲的艺术规律，将传统表现手法与时代

生活结合。特别是延安革命根据地火热的生活场面带给他全

新的生活感受，从而确立和坚定了自己的世界观、艺术观及

思想的新境界。据统计，马健翎先后创作、改编了50多部

作品，其中创作剧目几乎都是现代戏，充分显示了他的艺术

智慧和创新才能。

从1938年开始到1947年，10年间马健翎先后创作了多

部现代戏作品，成为戏曲史上第一位以成熟的戏曲现代戏作

品而享誉剧坛的剧作家。马健翎创作的第一部现代戏是秦腔

现代戏《一条路》，此后陆续创作了秦腔《查路条》《三岔口》《干

到底》《保卫和平》《中国魂》；眉户剧《两家亲》《十二把镰刀》

《大家喜欢》和《一家人》等。秦腔《血泪仇》《穷人恨》是马健翎

的代表作。前者写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中国

农民的血泪仇恨，热情歌颂了在共产党领导下边区的民主建

设、团结奋进。后者写人民群众自动组织武装起来，反抗地主

压迫、配合人民解放军争取翻身解放。这两部作品分别创作

于1943年和1947年，一直演出到全国解放以后，几乎演遍了

各根据地和解放区所有的部队和机关、学校。当时，所有的剧

团、文工团队、演出单位，几乎都排练过演出过。这对于激励

人民，启发群众革命斗志，鼓舞战士们英勇杀敌，起到了巨大

的鼓舞作用。

此外，马健翎创作演出的戏曲现代戏还有秦腔《好男儿》

《拿台刘》《小精怪》《抓破脸》《两块钱》《近视眼张三》《两兄弟》

《小放牛》《吴牛回家》，话剧《白胡子老头》等。马健翎除创作

了多部现代戏之外，还改编了多部传统戏曲，这些作品都曾经

起到了宣传群众、鼓舞群众的积极作用。对此，毛泽东高度肯

定了马健翎及其秦腔在这个时期的历史作用，说：“秦腔是对

革命有功的”。

其实，当时陕甘宁边区还有许多剧团和演出单位，如延安

人民抗日剧社、陕北锄头剧社、西北战地服务团、抗日军政大

学文工团、中国文协戏剧组、陕北公学等，都先后演出了多部

舞台剧等。但是，除《十二把镰刀之外》《夫妻识字》等少数几

部外，大多都没有流传下来。原因是一方面抗战初期，延安的

演剧活动始终与根据地群众的革命斗争和现实生活紧紧相

连，很多演出是活报剧、话剧或者秧歌剧的形式。在用戏曲艺

术的形式宣传抗战、组织人民、团结人民时上面提到的那些演

出单位，还没有真正找到足以令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柯仲

平在谈到马健翎的戏曲创作时说：“群众所以欢迎这些戏，当

然首先在于它的崭新的内容，反映了群众抗日的情绪和要求

革命的思想，但同时也因为它的形式，适应了群众的审美需

要，包括保留着一定的传统模式。”这个传统模式就是马健翎

很好地掌握了戏曲艺术的美学特点和审美形式，正是马健翎

对现代戏从内容到形式的开创性贡献，奠定了马健翎作为戏

曲现代戏开创者的不朽历史地位。

与马健翎同时期，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前后，在各革命

根据地，一些苏维埃剧团根据苏区的现实生活和战斗故事编

演了许多以打土豪分田地，拥护红军、参加红军、破除迷信、积

极抗日为内容的剧目。此外，福建闽西革命根据地、河北敌后

抗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以及湖南、湖北、陕西、广西等地

都创作演出了许多现代戏，早期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探索在

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从部队到地方对编演现代戏都十分重

视。因为现代戏所反映的题材，是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中的

重大社会现实，用戏曲的形式反映这样的题材，完全是艺术顺

应时代、顺应历史和生活的必然。这时刚刚起步的现代戏，为

了急于表现当时的社会危难，急于为革命为战争服务，在艺术

上还十分简单、直白和稚嫩，甚至出现了将抗击敌人的斗争生

硬地套用在传统旧形式中的做法。但是，就在这可贵的探索

中，为后来现代戏的服装、化妆、道具、程式运用、动作技巧等

留下了重要的经验。

于此，这一时期马健翎的戏曲现代戏创作显得尤为令人

瞩目，他用传统戏曲的表现手法，从戏剧结构、音乐唱腔设计、

人物塑造、语言运用等多方面为戏曲现代戏注入了新鲜的血

液，创作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画卷，展现了一个时代的风云

际会，建立了中国戏曲历史发展的新坐标，由此奠定了其作为

中国戏曲现代戏拓荒者的重要地位。

今天，当我们在梳理、研究马健翎所走过的艺术道路以及

对戏曲现代戏所做的开创性的历史贡献时，会有很多的感悟

和启示。马健翎用戏曲艺术的形式，客观生动的记载和反映

了延安革命根据地的现实生活，同时，也是轰轰烈烈的延安和

陕甘宁边区时代环境造就了马健翎。1938年开始，马健翎的

现代戏作品无不与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紧紧相联系，无不反

映出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这块红土地上所发生的故事。这些作

品构成了一部革命战争时期延安和陕甘宁边区雄壮的历史画

卷，构成了人民对国家独立、民主自由、生活幸福想往的长歌，

是戏曲艺术在这个时期史诗性的杰作。同时，延安和陕甘宁

边区革命的、特殊的生存背景，汹涌澎湃的火热生活和人文环

境又成就了马健翎，使其成为当代中国戏曲史上当之无愧的

一座丰碑。

20世纪40年代初，“由于抗战形势的发展陕甘宁边区受

到了重大威胁，随时有进入战争的可能。”党中央号召文艺工

作者“到部队去，到地方民兵队伍里去，开展‘文化入伍’运动，

使笔杆子与枪杆子结合起来”。马健翎与民众剧团始终自觉

地置身于民众之中，演出的现代戏十分接地气，有浓郁的生活

气息。他们把舞台建立在乡村、民众中间，“民众剧团每到一

地演出后，群众总是恋恋不舍地把剧团送得很远，还送给很多

慰劳品。要找我们剧团，你们只要顺着有鸡蛋壳、花生皮、红

枣、核桃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周扬在评价马健翎的《血泪

仇》时说：它“在抗日民族战争时期尖锐地提出了阶级斗争的

主题，赋予这个主题以强烈的浪漫色彩，同时选择了群众所熟

悉的所容易接受的形式。”这个戏演出后影响很大，在许多地

方演出时“响亮激愤的口号声不绝”，对鼓舞士气、团结民众起

了很大的作用。1943年秋，毛泽东在枣园接见了马健翎，对

马健翎和民众剧团给予肯定，说：“你们是苏区的文艺先

驱……是深受观众欢迎的播种队，走到哪里就将抗日的种子

撒播到哪里。”“马髯公（马健翎）坚持文艺和群众相结合，走大

众化的道路，深入根据地，大写根据地，连续创作和演出了《一

条路》《查路条》《好男儿》等剧目，每到一地，一演就到天亮。”

并高度赞扬马健翎的创作和民众剧团的演出“既是大众性的，

又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不仅如此，马

健翎和民众剧团坚持“文化入伍”和“文化下乡”，不仅有力的

促进了民众的抗战情绪，提高了民众保家卫国的热情，同时，

也是戏曲现代戏的历史性“彩排”和实践过程。1944年11月，

陕甘宁边区召开文教大会，授予马健翎“特等奖状”和“人民艺

术家”的光荣称号。

陕甘宁边区当时有很多演出团体，马健翎与民众剧团为

什么能在众多的艺术团体中脱颖而出，得到毛泽东、朱德等领

导同志的肯定。是马健翎用戏曲现代戏的形式既宣传了当时

的政治主题，又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也是他们坚持走民族

化、大众化发展道路的结果。同时，马健翎的现代戏作品从内

容到形式为戏曲现代戏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有价值的经

验。如今，戏曲现代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许多剧作家都勇于

现代戏的创作实践，他们和马健翎一样，赋予传统的戏曲艺术

以崭新的生活内容，用传统戏曲的技巧、手法，讴歌时代，讴歌

新生活，讲中国故事，替人民述怀，出精品力作，以此确立了剧

作家与剧团的艺术价值与地位。

当然，马健翎对戏曲艺术的贡献，以及他在中国戏曲历史

发展中的重要历史地位并不完全来自于他对戏曲现代戏的开

拓性贡献，同时也来自他创作和整理改编的多部传统戏。马

健翎先后创作改编了20多部传统戏，如《谢瑶环》《游西湖》

《赵氏孤儿》等。其中很多作品至今仍在演出和被移植演出。

可见，马健翎是从延安时期就开始了对中国戏曲现代化转型

的探索，时至今日，他的探索实践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什么是台词的魅力呢？难道仅仅是演员的

字正腔圆，声音宏大，或者仅仅是响亮迷人，娓

娓动听吗？大约不应该是如此的。那么到底有

一个什么标准呢？或许，剧作家曹禺一语道破

了天机——“要含不尽之义，见于言外！”刚一听

到时，我心里微微一震，真没想到身为全国五位

“语言大师”之一的他，竟然是这样理解和界定

话剧中的舞台语言。也就是说，他认为舞台上

优秀的语言之主要特征就是要包容着无穷的含

义，同时竟然是要出现在“言外”而并不仅仅是

在“言内”。

后来，在一次聊天当中，我又向曹禺请教，并

听到他这样一个重要的审美主张——我问：“您

认为什么才是一部好戏呢？”他几乎不假考虑地

回答：“一部好的戏剧绝不是现场上的热闹，比如

观众的鼓掌、叫好、欢呼、议论，以至最后拥上舞

台和演员们的握手、拥抱、献花、签名，还有合影

留念。不是！绝对不是！而是观众自己离开剧

场以后一声不响的思索，不断地深入思索。”我赶

忙又问：“观众应该思索什么呢？”他提高声音回

答着：“思索未来，思索人生，乃至思索人类。”我

仿佛是瞬间豁然开朗地连连点着头，并且默默地

重复了两遍、三遍，努力地把这些话语记在了心

底。这确乎是有了“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的

宝贵感受。

那么，台词正确的表现力到底应该是个什么

样子呢？大约有着以下的种种吧。这里试举出

两个例子说明之。

先说“深现心态”。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当年北京人艺演出《雷

雨》的时候，鲁妈是由朱琳扮演的。戏里第二幕

有这样一段情节，即周萍与鲁大海发生冲突以

后，周家的大少爷鲁莽地打了普通工人一个嘴

巴，于是鲁妈极其难过地进行着干预，她对周萍

大声说：“你是萍……凭什么打人？”周萍怒问：

“你是谁？”鲁妈一愣，痛苦以极地回答着：“我是

你打的这个人的……妈！”话刚刚出口，眼泪就已

经流下来了。不用多说，这句台词里包含着人物

非常复杂、深刻和不断变化着的种种心态。想想

看，鲁妈已经30年没有见过自己亲生的大儿子

周萍了，而今日突然面对着两个十分对立的大、

小亲人，心里充满着极力想要认亲又实在不能够

认亲的强烈矛盾心理，在惊恐万端又停顿片刻以

后，她只能胡乱地应答，甚至不得不改编着自己

的语言方向，以至说出了一些语法根本不通的话

语来。一天，朱琳在演出中为了不引起观众不必

要的笑声，硬是轻易地把前一个“萍”字给省略掉

了，恰巧那天周总理来看戏，在回到家里以后就

让邓颖超大姐打来了电话，说：“朱琳，你今天说

错了台词！”朱琳一时慌了神，赶忙解释说：“对，

对，今天是有一处发生了口误。”邓大姐立即严肃

认真地说道：“恩来认为经典剧目中有深刻含义

的精彩台词，是不可以改动的！”朱琳听后十分愧

疚，更是非常感动，她深深懂得自己错误地改动

了台词，是周总理在批评自己，教会自己怎样演

戏啊！

再说“突出重点”。
这里同样还有一个故事。《茶馆》中第三幕最

后“三个老头撒纸钱”之片段是全剧的华彩乐章，

点题之笔。王掌柜、常四爷和秦二爷，在不同的

情况下，都说出来自己掏心窝子的话，即对于生

活与命运的种种感受，既深刻，又生动，更能打动

人、启发人。王掌柜说：“秦二爷，常四爷，我比不

了你们二位!二爷您，家大业大心胸大，树大可就

招风啦!四爷您，一辈子不服软，敢作敢当，专门

打抱不平。我呢，当了一辈子顺民，见谁都请安、

鞠躬、作揖。只盼着呀，孩子们有出息，冻不着，

饿不着，没灾没病!可是谁知道，日本人在这儿的

时候，二拴子跑啦，老婆想儿

子想死啦!好容易盼着日本人

走啦，总该缓口气儿吧，谁知

道，又来了……”这时王掌柜

惨笑。常四爷和秦二爷也随

他惨笑。常四爷则说：“我呀，

也不比你强，自食其力，凭良

心，干了一辈子啊，一事无成!

七十多了，只落得卖花生仁

儿!个人算得了什么呢!你盼

哪，盼哪!就盼着国家能像个

样儿，不再受外国人的欺侮，

可是……”秦二爷更是感慨万

端地说：“日本人在这儿，说亲

善，把我的工厂就亲善过去

了。咱们的国民政府回来了，

工厂也不怎么又成了逆产啦!

哈哈!”这时三个人继续惨笑

起来，声音更大，但又是不知

所以的。

于是之有过这样的精彩回忆。1962年《茶

馆》第二次上演之前，有一个下午，焦菊隐先生专

门又排了这段已经排过，而且已经演过，又演得

很热闹的戏。那天，演员们先是演了两遍，焦先

生只是看，没有说话。在片刻的思考以后，焦先

生提出来让演员试着把这段戏的重要台词就直

截了当地说给观众听。开始，演

员们有点摸不着头脑，可是经过

一试验，却引起了自己极大的激

动。不但没有因为减少了彼此之

间的交流而削弱了真实，反倒促

使演员们的感情得到更自由地、

更由衷地、更真实地抒发。难过

的时候，眼睛里闪出了泪花；该笑

的时候，笑得也特别痛快。有一

遍，于是之笑得过分一些，随便地

背向观众坐在板凳上，该说台词

了，怎么办？于是之心里正在嘀

咕着，就听见焦先生在台下大喊：

“你就这么说!”于是，那句“改良

啊，改良，我一辈子都没忘改良”，

就变成了王掌柜背向观众面向天

空的一种独特的、强烈的、自谀的

抒情。可是，焦先生为什么竟然

要这样处理呢?

于是之作了以下的，不无道

理的猜想：“一般地说，一个戏的

高潮，总要建立在尖锐的矛盾

上。但《茶馆》的这个高潮很特

别，没有常见的那种激烈或者热

闹。众多的、纷纭复杂的矛盾都

已经演过了，剩下的就是这三个

老头子的这么一段冷冷清清的

戏。在他们中间偏也没有任何矛

盾：一个已经下决心自尽了；另一个想得更周到，

连死后的纸钱都为自己准备下了；只有秦二爷稍

微积极些，但他要做的也不过是口述一篇遗嘱，

托王掌柜为他身后传播。总之，是都想死了。惟

一能够吸引他们兴致的，就是他们此时此刻居然

能够聚在一起，旧地重逢，都可以说说心里话。

（实际上还是欲说又止，半说半不说——引者）而

这正是观众非常想要听的。但必须要说得好，否

则仍难免冷清和单调。怎么把剧本赋予的内涵

更有力地表达出来呢?怎么做才能使这段戏于冷

清中显出炽热，在表面的单调下挖掘出它更丰富

的色彩来呢?我猜想这可能就是焦先生当时要解

决的问题。他在排练场上很少长篇大论地分析

某个角色的思想。他总愿意帮演员寻找一个恰

当的‘突破口’，让演员把他们积存在心里的东西

一起放出来。于是，那个下午他就想到了那么一

个主意。讲的是要朝着观众说，但背着观众说，

他也不反对，我猜他的本意就是要叫三个角色自

己说自己的话，把心里的话全部倒出来。‘倒出

来’他们就痛快，‘倒出来’就是他们此刻的最大

的享受。至于旁人是否在听，是可以在所不顾

的。这样做，其实并没有失去角色之间的交

流。所谓‘交流’，生活里本来就有多种形式，不

必一定是眼睛对着眼睛的。道理虽然懂得，但

那个下午，对我的戏确实是—个解放，我觉得舒

展得多了，也痛快得多了。”

“突出重点”，什么是重点？就是人物心中

那些宝贵的“不尽之义”，不管用什么手段也要

“突出”出来。当然不只是台词，而是要把尽可

能多的“言外之意”，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

有情有理的，激昂感慨的，全部统统地都宣泄出

来！ 这一招实在是“妙不可言”。

从延安走出的戏剧家从延安走出的戏剧家
——马健翎对戏曲现代戏的贡献

■何玉人

话剧台词话剧台词：：““含不尽之义含不尽之义，，见于言外见于言外””
■梁秉堃

有人说：“现在舞台上、屏幕上、银幕上，不论什么经历、性格、地位、年岁、男女的各种人物说出台词来，都像是一个人说的！”这话讽刺得有点儿过分，不过
也不是毫无道理的。台词是话剧品种运用的主要艺术手段，或者说台词是话剧表现生活、刻画人物、展示主题的重要工具之一。然而，如何运用好台词的“利
器”却是学问很大，功夫很深。对于一个话剧演员来说，这大约是一辈子都要下苦功夫并不断有所改进的重要功课。针对目前话剧舞台上，演员台词功力普遍
下降，台词基本功弱化的现象，重申台词的艺术魅力，讲述台词背后的故事，不仅对于演员非常紧迫，而且对于观众鉴赏话剧和提高修养，是很有益处的。

梅兰芳（左）与马健翎

秦腔《查路条》

老舍（左一）在看完话剧《茶馆》彩排后，同导演焦菊隐（左二）、
夏淳（右一）、演员于是之（右三）等谈对演出的意见。

话剧《雷雨》

话剧《茶馆》

■艺 谭

■艺海钩沉


